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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泼辣爽快的
重庆市，快意江湖每天都在上演。

在重庆市李子坝轻轨站对岸的江北区
北滨路上有家河鱼馆，这里麻辣鲜香的餐
饮风格俘获了不少食客的味蕾，用餐高峰
时段，生意非常红火。

今年，是《长江保护法》实施的第三年，
也是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启动“十年禁
渔”的第三年。曾经响应号召退出“江湖”
的渔民，也纷纷开启了新生活，比如河鱼馆
的老板宋彬，就实现了弃船上岸的华丽转
型。

“闯”江湖的渔民

长江、嘉陵江穿越了整个重庆市主城
核心区。多年来，这里沿岸的餐饮船舶、砂
石码头无序发展，严重侵占和破坏了重庆
市“两江四岸”的岸线，并进一步对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

多年前，宋彬的鱼馆生意就在嘉陵江
边。相国寺码头边曾停着 20 多条餐饮船，
宋彬打理的老宋家渔船是其中最大的一
艘，两层共 700 多平方米，生意最好的时候
楼上楼下都能坐满。不过，靠开店卖鱼为
生的七八年，他明显感到鱼的数量在慢慢
减少，而且很多品种的鱼都不容易捕到。

不仅鱼变少了，江面也发生了变化。
“当时嘉陵江上很脏，清漂船一天到晚都在
忙，但也清不过来。”48 岁的宋彬站在江
边，回忆起以前的“江湖”，总有一种说不出
的味道。他告诉记者，每到晚上，当他望向
映着灯光的江面，总能看到上面浮起的一
层油，第二天早上起来，更能闻到江面上泛
起难闻的泥腥臭味。

不少周边居民也有相似的感受。附近
小区的居民龚安秀告诉记者，他原本买江
景房是想要享受嘉陵江的暖风，哪知吹来
的全是餐饮船的油烟。

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重庆
市滨江区生活垃圾和餐饮污水处理不到
位。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集中督察也指
出，重庆市江北区渔船水污染问题较为突
出，砂石码头也存在堆存砂石侵占岸线、扬
尘控制措施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上岸”有了新发展

岸线保护刻不容缓。自 2017 年 12 月
起，重庆市江北区率先启动餐饮船舶专项
整治行动，落实中央与市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整改要求，投入资金 1.96 亿元，相继开
展船舶、码头专项整治，铁腕治理水上餐饮
带来的严重污染，大力进行岸线生态修复。

整治开始，宋彬自然成了被要求整改
的对象。自小在江边长大的他，明白保护
长江的意义重大。“我是第一个签字上岸
的。”宋彬告诉记者，由于他的船大，很多
人都在观望他的选择，待他签字后，当天还
有六七条船的船主也签字上岸了。

事实上，颇有生意头脑的宋彬为抢占

先机，在上岸前就已经盘下岸边的三层小
楼当门面。但家里对宋彬决定的质疑，也
让他一度感到阻力重重。“家人都反对。”宋
彬说，他买船加装修花了上百万元，钱还没
挣回来，现在上岸开店又要花一笔钱。不
过，家人最后都在他的劝说下同意了他的
做 法 。“毕 竟 保 护 长 江 母 亲 河 ，这 才 是 大
事。”

上岸之初，门面生意略差一些，过了半
年，生意慢慢好了起来，“老带新”不断拓
宽客源。“过去在船上只有四五名员工，上
岸后，门店员工增加到 35 人。”宋彬说，刚
开始禁渔时，不少顾客会问有没有长江鱼，
但现在基本没人问了。

除开店外，宋彬还在不断延伸产业链，
搞多元化经营。“我在南川区大观镇投资了
一个调味品厂，专门做鱼作料，还带动当地
的农户给我们种辣椒、萝卜。”宋彬说，“现
在，整体产值比原来高得多。”

江岸美带来生活美

重庆市江北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江北区在 2018 年成立了餐饮船
舶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采取执法、劝
导、奖补等多种措施，集中拆解餐饮船舶
41艘、附属船舶 48艘、浮跳 74个。

2019 年，重庆市江北区在全市率先完
成区域内渔民退捕转产工作，210 艘退捕
渔船及所有网具被及时拆解销毁，渔船“三
证合一”证书、渔业船员证书及船舶牌照被
全部收回，渔民补偿资金全部到位。2020
年 7 月，重庆市江北区全面完成退捕渔民
建档立卡工作，退捕渔民就业率达 100%，
社保参保率达 100%。此外，重庆市江北区
还用两年时间完成了 3 年的退捕任务，非
法捕捞案件和投诉举报数量“双下降”，非
法捕捞得到有效遏制。

如今，宋彬曾经经营餐饮船的相国寺
码头也正在成为一个生态公园，花香四溢，
绿 树 成 荫 ，成 了 龚 安 秀 每 天 都 会 来 的 地
方。滨江路步道、河边的鹅卵石露滩，都成
了周边市民放松休闲的好地方。

重庆市江北区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为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修
复岸线生态环境，按照重庆市关于“两江四
岸”治理提升统一部署，重庆市江北区紧紧
围绕建设“山清水秀生态带、立体城市景观
带、便捷共享游憩带、人文荟萃风貌带”的
目标，全面启动 18 公里江岸线提升计划，
重点实施滨江护岸治理、三级步道系统建
设，设计了沿江休闲步道、骑行道和观景平
台等配套设施，同时深入挖掘相关历史文
脉。“三园两湾”5 个岸线项目以及 26 个核
心区项目已初见成效，建成的江北嘴江滩
公园、相国寺滨江公园、盘溪河滨江公园、
测候亭、明玉珍睿陵、东升门遗址等各具特
色的开放空间得到市民高度认可，约 17 公
里骑行道、26 公里步道实现贯通，岸线功
能、景观得到全面提升。

“江湖”虽然变了样，但上岸的“宋彬”
们日子却越来越好。

虽“人丁兴旺”但被分
割成多个局域种群

在张和民看来，大熊猫保护早
已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在他的印象
里，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相比于国内
的其他物种保护，我国的大熊猫保
护一直处于领先水平。“改革开放后
不久，熊猫中心就和世界自然基金
会开展了合作，比如无线电颈圈等
技术，在其他动物身上还没有使用，
但已经运用到了大熊猫身上。”

20 世纪 80 年代，四川省邛崃山
系、岷山山系大熊猫栖息地箭竹出
现大面积开花的情况。突如其来的
粮食危机给大熊猫的生存带来巨大
威胁。家住蜂桶寨乡邓池沟熊猫新
村的何永芬回忆，那时，她们在山里
曾将饥饿的大熊猫抬上担架，送医
救治。

当地政府和百姓的救助，给大
熊猫人工繁育研究创造了契机。通
过对被救助大熊猫的研究，繁育工
作 取 得 突 破 性 进 展 。 经 过 长 期 研
究，大熊猫繁育中常见的发情难、配
种受孕难、幼崽存活难的“三难”，目
前已经被攻克，圈养熊猫种群发展
十分迅速。张和民回忆：“当时留下
圈养的大熊猫仅有 8 只，目前，已经
达 到 380 只 左 右 ，全 国 大 约 有 698
只。”

欣喜之余，熊猫中心有着更加
长远的考虑。看着圈养大熊猫“人
丁兴旺”，科研人员意识到：虽然繁
殖取得成功，但这终归是在人工环
境下进行的。人工繁育大熊猫满足
了科研及游客观赏的需要，推动提
升了公众的保护意识，但其最终目
的还是反哺大熊猫野生种群，保障
它们的安全。

2015 年开展的全国第四次大熊
猫调查结果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
种群数量比 2005 年第三次调查时增
加 268 只 ，达 到 1864 只 ，增 长
16.8%。虽然种群数量有较大增长，
但由于自然隔离和人为干扰等因素
的影响，大熊猫野外种群被分割成
33个局域种群。

张和民告诉记者：“1864 只野生
大熊猫分布在这 33 个局域种群里，
其中有 22 个种群小于 30 只，有些仅
有几只。一般来说，一个总数低于
50 只的种群，如果不进行重点保护，
那么，不到 50 年，这类小种群就可能
灭绝。”

小种群极易出现近亲繁殖，产
生疾病，加速种群灭绝。要维护大
熊猫小种群的安全，最重要的就是
增强遗传多样性。熊猫中心研究发
现，放归大熊猫是改善遗传多样性
最有效的办法。

与被救助后的野生动物放归大
自然不同，圈养大熊猫放归并不是
一蹴而就的。长期处于“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人工养育环境下，养尊
处 优 的 大 熊 猫 已 经 淡 化 了 野 生 本
能。对此，熊猫中心在 2003 年率先
启动了大熊猫野化培训。“这个培训
实际上是培养大熊猫独立生存的能
力，让它们能够在野外建立起自己
的领地，学会躲避天敌，能够与同类
及其他野生动物平等竞争，最后组
建起自己的家庭。”张和民介绍。

破解野化放归难题，
让熊猫妈妈当“老师”

熊猫中心卧龙核桃坪基地位于

四川省汶川县，这里被高山环抱，树
木葱郁，适合大熊猫栖息。作为熊
猫中心最早的大熊猫饲养、繁育研
究基地，这里也被选为圈养大熊猫
野化培训放归的地点。

“知春！知春！”
一大早，核桃坪基地的饲养师

冯高志就呼唤起了野化培训 2 号圈
舍里的大熊猫知春。他告诉记者，
知春是一只雌性大熊猫，已经第二
次带着幼崽来参加野化培训了。“怀
孕之后，我们就把知春放到了一期
野化培养圈舍里。它的幼崽也会在
这里出生。这些已经跟我们建立深
厚感情的熊猫妈妈是无法放归野外
的，我们只能从它们的孩子开始。”

圈舍内是茂密的树丛、竹林以
及陡坡，鲜有人工痕迹。这片场地
是为了保证幼崽出生后就能在近似
野外的环境中生活而特别规划的。
从出生起，熊猫宝宝都将由知春亲
手抚养长大，不会有人为干预。冯
高 志 介 绍 ，这 个 方 法 叫“母 兽 带 崽
法”。让幼崽妈妈当野化培训的“老
师”，既能避免人类影响，又能让幼
崽更快地掌握生存技能。

这种科学的野化培训方法，是
在不断尝试与失败中总结出来的。
在 2003 年培训初期，熊猫中心挑选
出两岁的雄性大熊猫祥祥，采用“以
人带崽”的方法进行培训。饲养师
会先给它提供一定的食物，随后慢
慢减少，让它自己寻找竹子，进而逐
渐适应自然环境。随着培训时间的
增长，祥祥学会了自己觅食筑窝，对
饲养师的口哨声也不再敏感。2006
年，专家评估认为，祥祥已经具备了
野外生存的能力，并将它放归野外。
但这件事却成了张和民一生的痛。

2007 年 1 月的一天，张和民率
领的科研团队突然发现祥祥的无线
电颈圈信号变得十分微弱。直到信
号完全消失，科研人员也没有找到
祥祥。1 个多月后，搜寻人员发现了
它 的 尸 体 ，无 线 电 颈 圈 也 已 经 损
坏。看着伤痕累累的祥祥，研究大
熊猫多年的张和民流下了泪水。

后续研究发现，祥祥在与同类
竞争的过程中落败受伤，并从高处
摔落而死。张和民也因此更加深刻
地感受到野生大熊猫之间竞争的残
酷。“以人带崽”的方式还是难以让
这些被培训的“学生”回归自然。

祥祥的去世令人惋惜，但培训
还要继续。在之后的培训中，科研
人员发现了问题的核心——人难以
将想法传递给大熊猫。如何躲避寄
生虫、如何寻找水源、什么样的竹子
好吃，这些技能仅靠人力还不能准
确传递给大熊猫，让它们形成本能。

最终，科研人员想到：我们何不
穿上熊猫伪装服，再让熊猫妈妈帮
助带崽？

在核桃坪基地，知春进入笼子
后，冯高志便穿上基地专门制作的
熊猫伪装服，进入圈舍内打扫。伪
装服不仅外形酷似大熊猫，还被抹
上了大熊猫的粪便和分泌物。饲养
师穿上它，在“野生”环境下出生的

幼崽才不会意识到人类的存在，进
而减轻对人类产生依赖感。

冯高志一边收拾着知春前一天
吃剩的竹子，一边讲解：“我们每天
只会给知春提供食物，如果看到幼
崽去吃，我们还会把它赶走，要让它
从小就在妈妈的指导下生存。对它
而言，我们只是一群黑白的生物，而
不是会养育它的人类。”

事实证明，“母兽带崽法”是成
功的。过去，饲养师几天也教不会
熊猫宝宝爬树，还要被咬上一口，可
熊猫妈妈来后，用嘴把宝宝往树上
一顶，两次就爬上了树顶。至于其
他生存技能，在熊猫妈妈的指导下，
幼崽也能快速掌握。

专家会在熊猫幼崽 1 岁半至两
岁期间进行放归评估。倘若通过评
估，幼崽就会被带到二期野化培养
圈舍。与一期相比，这里占地面积
约 1 平方公里，幼崽将在更大、更复
杂的生活空间中为将来在完全野生
的环境中生活做准备。

目前，熊猫中心已经成功野化
放归人工繁育大熊猫 11 只，存活 9
只，存活率 81.18%，大大降低了野外
大熊猫小种群的濒危程度以及灭绝
风险，初步实现了增强大熊猫遗传
多样性的目标。

任重道远，野化放归
仍需共同努力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野化培训
并非易事，有时也会遇到危险。

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张和民挽
起裤腿，给记者看了他小腿上的伤
痕。第一次野化培训探索实验时，
张和民正穿着伪装服在圈舍内进行
评估，一只幼崽忽然咬住了他的小
腿。对大熊猫来说，这可能只是嬉
戏，但它的咬合力与北极熊相当，人
类 难 以 承 受 。 因 为 不 舍 得 打 它 的
头，张和民只能用手使劲掰开幼崽
的嘴。他的腿流了很多血，那次受

伤后，张和民在医院休养了 3个月。
熊猫中心的培训人员韦华，在

一次野化培训中差点丢了性命。当
时，接受培训的幼崽“八喜”已经接
近放归的年龄，但那几天却一直没
有找到它的身影。韦华和同事十分
担心，就进入圈舍搜寻。由于天降
大雪，踩在雪地里的声响刺激到了
熊猫妈妈，误以为韦华要来伤害它
的孩子。还没等韦华反应过来，大
熊猫妈妈已经从高处冲了下来，对
他一阵撕咬……经过几天的抢救，
韦华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却也留下
了后遗症。

工作虽然艰辛、有危险，但熊猫
中心的科研人员反而十分高兴。他
们认为，这些大熊猫越是对人类保
持警惕甚至有攻击性，越能证明野
化培训的成功。如果人类进入了它
们的领地，它们却无动于衷，在野外
环境还怎样生存？

目前，除了大熊猫野化培训的
技术以及培训熊猫评估体系外，放
归地评估体系、放归熊猫监测体系
也都得到了健全。放归地的环境如
何 、有 多 少 种 群 ，都 会 进 行 专 业 评
估。针对被放归的大熊猫，科研人
员会给它们戴上无线电颈圈，以便
定位监测，两年后颈圈自动脱落，届
时会通过红外相机或提取粪便中的
DNA 进行持续监测。

据悉，我国已经开始对全国大
熊猫野化放归进行总体规划。野生
小种群，无论是否生活在国家公园内，
都将被纳入统一布局。未来，熊猫中
心也将逐步把接受过野化培训的人
工繁育大熊猫放归到这些种群中。

张和民认为，除了熊猫中心在
技术水平上的持续提高外，作为科
研工作者，还要通过科普教育将人
们的保护意识推向更高、更深的层
次。“我们都很喜欢大熊猫，但也要
意识到它们并不是我们的宠物。对
于它们来说，回归山林才是最好的
归宿。我们要把对大熊猫的喜爱变
成一种理性的爱，这些都需要从国
家到个人的共同努力。”

大熊猫的漫漫放归路
◆本报见习记者李翔宇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
大代表、四川省成都大熊猫繁育

基地副主任侯蓉说：“我始终认为，
繁育大熊猫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我

们最终的目标是让它们恢复野性、回到
野外，让野生大熊猫能够永久生存和繁衍
下去。”

作为大熊猫“放归山林”计划的倡导
者，远在四川省都江堰市的中国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熊猫中心）首席科
学家张和民十分欣慰。开展了长达 40
年的大熊猫保护工作，野化放归大
熊猫的必要性，他比谁都清楚。

大熊猫大熊猫““知春知春””正在吃竹子正在吃竹子。。本报记者邓佳摄本报记者邓佳摄

饲养师在打扫野化培训圈舍饲养师在打扫野化培训圈舍。。
本报记者邓佳摄本报记者邓佳摄

闯“江湖”的老宋
“上岸”了

◆本报记者余常海 实习生张再冉

““上岸上岸””后的老宋再次来到江边后的老宋再次来到江边，，感受着江面的可喜变化感受着江面的可喜变化。。余常海摄余常海摄

相 国 寺
码头整体提升工
程项目二期基本
完工。

曹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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